
宋哲元为什么要张自忠留在北平

赵延庆

　　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对这一问题存有不同看法,而直接引发

的却是最近读到的《抗战军人之魂——张自忠将军传》一书。该书

是现代历史人物传记的一个新的成果,笔者已有专文评介,予以推

荐,这里不作全面评价,只是想就该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提出一点

商榷的意见。

　　该书以大量扎实的史料和缜密的辨析,令人信服地否定了认

为卢沟桥事变后期,宋哲元率第二十九军撤离平津, 张自忠以代理

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、代理北平市长等身份滞留北平, 是张自忠

向宋哲元“逼宫夺权”的说法,坐实了“临危受命”说, 从而澄清了多

年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。但是该书对连带而来的另一个问题, 即宋

为何把张留在北平的分析, 却不能令人完全同意。这个问题本身不

算多么重大, 但因事关两个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,所以有加以辨析

的必要。

　　关于宋留张于北平之动机, 该书排除了“维持治安”、“掩护大

军撤退”、“中央期望华北再支持一年”、为了“接收一批购自国外的

军火”诸种说法, 认为宋的用意是: 第一、欲以张为缓冲, 借以分解

其失守平津的责任, 转移舆论攻击的焦点;第二、让张自忠与日方

斡旋,寻求重返平津的机会。这是对宋氏心态的一种揣测。揆情度

理,这种揣测,尤其是第二点,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。但是仅止

于此,未免失之于片面。宋哲元作为一个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,

不考虑自己的利害趋避、小集团的进退去就, 那是不可能的,但是

否一开始就自私到毋宁说卑劣到这种地步:提出要张留平时他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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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明确自觉地筹谋到要把即将出现的舆论对其本人的攻击有意识

地转移到曾在关键时刻对自己有拥戴之功的张自忠身上, 而且明

知留张对当前抗战事业毫无助益、毫无必要,而仅仅是为了分解自

己的责任而将张作为自己的替罪羊?从后果来看,留张于北平的意

义确实不大(但不是没有意义,详后) ,张也确实成了代宋受过的角

色,成了舆论攻击的焦点。然而动机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比较

复杂的,完全从结果逆推动机,有时未必尽副实际。

　　笔者认为宋留张于平作为缓冲, 这不成问题,缓冲的目的又是

什么呢? 为其重返平津伏线,固是一重考虑,但另外一个即使不能

说是主要的至少也是重要的目的还在于掩护二十九军撤退,处理

必要的善后事宜。《军魂》否定了这一看法, 其主要论据是:“二十九

军撤退,若日军不追击,那么完全用不着留下谁来掩护;反之, 若日

军发兵追击, 即使留下张自忠于事何补?”同时引述马仲廉《卢沟桥

事变与华北抗战》一书的观点,认为张留平没有实际意义。应该说,

张留平“于事无补”、“无实际意义”,这是已经清楚地了解了事态发

展结果的今人的认识, 却不能责之于当时处境困难、对正在变化中

的事态的不确定因素难以作出准确判断的宋哲元等人。他们对于

日军是否追击,如果追击,张自忠留平是否于事有补,当时不可能

有那样准确的预见。在最佳战机已经贻误,战而未能胜, 和又非所

愿的两难情势下, 合乎逻辑的选择是尽可能安全地撤退。而在强敌

压境下,要做到安全撤退,或者拿出相当一部分兵力实施掩护,那

样可能要牺牲一部分掩护部队,甚至牺牲了掩护部队也未必能达

到预期目的; 或者采取某种政治谋略加以掩护,奏效与否, 虽不敢

必,但毕竟不失为一种掩护手段。以张自忠留平正是这种掩护的具

体方式。不少“三亲”史料足以证明宋哲元等二十九军将领当时正

是这样想,这样说的。宋对张自忠说: “西北军是冯玉祥先生的一生

心血建的,留下的这点底子(指二十九军) , 我们得给他保留着。这

个事情非你不能做到。冯治安师已被日军打了多日, 刘汝明师在察

哈尔也被打了,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部⋯⋯到南苑作战,赵已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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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;你的部队由廊坊到塘沽,战线拉得很长。二十九军的队伍很容

易被日军消灭。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。你拖上一个星期的时间,我

们就能把部队收容起来,改变局势。”� 宋的这番话是张自忠亲口

对其部下旅长李致远转述的,张并嘱李:“这些情况别无人知道,我

只与你说了, 暂时不要向别人说。”� 7月 28日下午二十九军高级

将领会上决定张留北平,当晚,张自忠对同时留平协助他维持治安

的第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说得更加明白:“宋先生把我留下来,不

是为了打, 而是要我与日和谈以掩护部队撤退,免遭日寇包围。” 

参加会议的二十九军另一高级将领、北平市长秦德纯在离平之前

曾对时在二十九军客居的原西北军高级将领韩骏杰说:“为使(二

十九军)全军安全转移,宋先生已决定把张荩忱暂时留下来与日方

周旋, 于完成任务后设法脱身。”! 秦与张道别时也说: “二十九军

所有弟兄的安全,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都需要你来维护。好自为

之!”∀ 上述宋、张、秦等人的谈话说明他们一致认为张留北平是形

势需要,维护二十九军利益的需要,并不是毫无意义的。

　　特别应该注意的是,张自忠本人本来不愿留平, 因其出任天津

市长期间,与日方过从较密,且曾率团访日,已经招致众谤群疑,若

再留平,必然更难为国人所谅解。他最终同意留平,固然有“军人以

服从为天职”的成份,但服从的前提还是理智的判断:“只要于我军

及国家民族有利, 虽赴汤蹈火,在所不辞!”#如果他当时认识到留

平并无必要, 对于二十九军撤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, 那么, 无论宋

·135·

�

�
 

!

∀
# 林治波:《抗战军人之魂——张自忠将军传》,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3 年版,第 221

页。

山东省政协文史委编:《将军忠勇震瀛寰》,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,第 223页。

《抗日名将张自忠》,第 89页。

《抗日名将张自忠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,第 86页;上海《文史资料选辑》, 1980年

第 5辑,第 11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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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元如何动肝火、下命令, 他也不会答应毫无价值地去“跳火坑”

的。

　　事实上, 张自忠留平还是多少起到了一些掩护撤退的作用的。

宋哲元等从议决离平到动身,时间十分匆促, 只有几个小时,因此

相当一部分人来不及随大部队撤走,许多善后事宜更是来不及处

理。张自忠在 7月 28日晚送走宋哲元等以后, 立即组织军部及从

南苑退入城内的人员出城追赶部队, 并通知来不及撤走的人员:明

晨日军进城, 为安全起见,要改着便装。同时随张自忠留平的中共

特别党员张克侠得悉日军即将不战而占领北平;入城后将首先“清

共”的情报后,迅即通知张友渔、刘清扬、杨秀峰等地下党员。于是

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立即组织撤退, 使数以万计的党员、民先队员

及其他救亡团体的成员及时撤往天津,转往内地,避免了一场重大

损失。虽然张自忠未必知道此事,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客观的掩护

作用。《军魂》一书也谈及张自忠在最初几天里, 组织有关机构和人

员将平津作战中的伤员安排治疗,安葬阵亡官兵,派员接济未及撤

离的二十九军军官眷属,向他们分发路费,使之离平返里。直到 7

月 30日,宋哲元还从保定打电话给张自忠,转达蒋介石的指示:继

续谈判,迟滞日军, 接受条件,责任由中央负担。� 据此,张自忠派

潘毓桂、陈觉生等人同日方交涉有关事宜,而潘、陈竟丧失民族气

节,公然站在敌人一边,为虎作伥,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反共, 宣布

“独立”。张自忠严辞拒绝。此后日方便撇开张自忠及其代理委员

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, 直接依靠一批典见颜事敌的汉奸。于是张自忠

的缓冲角色再也不能扮演下去。

　　以上引述有关的谈话、电话及张氏留平初期的活动, 目的不在

于评判张是否应该留平及留平后的是非, 只是想说明宋氏命张留

平的一个重要动机是藉以掩护部队撤退, 尚不能说宋这样做的用

意起始就是要分解自己的责任, 转移舆论攻击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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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还有一点可以反证,如果宋确实有此用意,那么照理说,宋面

对舆论对张的攻击, 南京政府对张的追查,即使不是落井下石,诿

过于人,至少也可采取装聋作哑、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。然而实际

上宋一直是积极为张剖白, 自己主动承担责任。张自忠脱险到济

南,被韩复榘软禁;蒋介石接到韩的电话报告后, 即命韩派人将张

解送南京。宋得悉此讯, 立即致电蒋介石, 意谓:若以张自忠为有

罪,则责任应由哲元来负。并派石敬亭去南京请冯玉祥向蒋介石说

明原委,请求准张恢复军职。张自忠去南京前, 宋又派正在泊头督

战的秦德纯赴济看慰,并为之向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预作疏通解

释,说明张是为保存抗战力量不得已才留在北平的。至于宋主动化

除部队官兵对张的误解就更不待言了。由于各方人士的说项, 特别

是由于宋本人积极为张剖洗, 使张留平真相逐渐得到上、下的了

解,并终获重返原部队带兵。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种种措置失

当,因循延误,坐失良机,历史已有定评,宋氏难辞其咎。但在命张

自忠留北平的主观动机上还不应苛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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